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陆游在《游山西村》中写下的这个名
句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可你知道诗中
令陆游迷茫的叠嶂曲水在哪吗？柳暗花
明中，浮现在他眼前的又是哪一村？

从古至今，浙江一直是文人笔下繁
华形胜、风流秀丽的象征。浙东唐诗之
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
诗路“四条诗路”，画下一个金文字形的

“文”字。
其间，佳句名篇比比皆是：“欲把西

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天姥连天
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龙楼凤阙不
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

西子湖畔、天姥峰间、天台寺外，或
清雅柔美，或气势磅礴，为我们勾勒出一
幅幅浙江各地的名山胜水图。

这些诗篇写的都是哪儿，一望而
知。而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在于，还
有一些明珠，我们儿时便已拾取，甚至熟
读成诵，但却少人知晓。

且让我们摘取其中几首，开启一段
寻访之旅，移步换景，在途中感受浙江的
诗意。

一

回到文章开头，陆游的“山西村”在
哪？

请别望文生义，“山西村”不在山西，
它其实就在绍兴的乡间。

陆游是在1167年初春，闲居家乡山
阴（今绍兴市）时写下了这首诗。

“山西村”的具体位置众说纷纭，有
山阴西村、会稽云门西村等说法，主流见
解认为应该离陆游故居不远，镜湖三山

（石堰山、韩家山和行宫山）一带。
全诗也处处透露出当地的人文风

情，颈联中的“箫鼓追随春社近”，就体现
了绍兴作为“戏曲之乡”的地方特色。“春
社”，二月祭祀土地神的日子，鲁迅的短
篇小说《社戏》，描写的正是这种民俗。

陆游回到绍兴，是因支持抗金将帅
张浚北伐，遭朝廷排挤，入仕以来第一次
被免。但此番归家，陆游治愈了不少的

“精神内耗”。
陆游的乡居生活丰富多彩。他的三

山别业周围十多亩园圃种满了花药蔬
菜，像一座带花园的“别墅群”，自给自足
之余，还可卖草药补贴家用，正所谓“莫
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陆
游平日常食香软粳米，拮据时就凑合一
顿籼米饭，吃不到肉的时候，也会提笔
抱怨——“今年彻底贫，不复具一肉”，
在心里琢磨着丰收时节的饱餐一顿。

闲暇时，陆游就给村中小孩授书传
道，为别人看病、施药，还帮忙写写契书、
碑铭，参加祭祀赛会，题诗赠与邻人⋯⋯

乡土农家的淳朴使陆游倍感亲切，
重新怀抱希望。归家次年四月，伴着春
社鼓箫声，陆游拄杖出门，决定去二十里
外的西山走走，这才有了“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双关感慨。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去拜访位于绍
兴镜湖的陆游故居，能够看到复原的宋
代村景、西村幽径、南园小阁、陆游庭院
等，再现了“又一村”诗境。漫步附近的
村落，也可从当地乡里人情中感受到“柳
暗花明”的心情吧。

二

诗人常常醉心于那山峦重叠、水流
盘曲之处。

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南北朝诗人王籍
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了。这一
句，以动衬静，意境幽远，让王籍在唐代
那么内卷的诗歌界里有了一席之地，并
且一直被后辈诗人争相模仿，如王维的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韦应物的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高
明互见。

到底是何处山林能够让王籍偶得妙
笔？今天，我们又该从何处听那几声悠
远的蝉噪与鸟鸣？

其实，当年王籍作诗处，离陆游故里
也不太远。那就是被称为中国第一“诗
溪”的若耶溪。相传大禹在溪旁宛委山
登天梯得治水天书，春秋铸剑鼻祖欧冶
子也奉越王之命在此铸剑，西施更于溪
畔浣纱，“沉鱼落雁”。

王 籍 的 这 首 诗 ，就 叫 作《入 若 耶
溪》。若耶溪现在叫作平水江，经过改道、
修整，线路或有不同，风景依然宜人。

从绍兴府城出发，向东南方向行进，
经过禹陵，再沿着平水东江步行，就到了
平水镇。这里是绍兴诗路的美丽交叉
点，远望若耶溪中游的水库，茶田、树林
掩映，西边的会稽山脉与东边的若耶溪
遥遥相对。

如果是夏季晴好的傍晚，你会看到
在此纳凉的村民、嬉戏的孩童，与溪水动
静相生，成一幅最有生趣的江南图景。

王籍出身于名门望族琅琊王氏，他
先后任余姚、钱塘县令，但王籍并无踏实
为官的心性，时常纵情山水。作此诗时，
王籍正出任湘东王萧绎的幕僚，在若耶
溪，他彻底放怀，“累月不还”。

诗歌尾联两句“此地动归念，长年悲
倦游”，暴露了他并不平静的内心世界。

若耶溪溪畔青山叠翠、流泉澄碧的美景，
令终年辗转的王籍产生了归隐之心。

流连忘返的不仅有王籍。李白的
“若耶溪畔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孟
浩然的“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崔颢
的“岩中响自答，溪里言弥静”等，都掩不
住他们对这脉溪水的赞美。

三

仅凭一句名诗享誉文学史的诗人，
除了王籍，唐代诗人张志和也算一个。

他用一首渔歌名震诗词界。“西塞山
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词中两岸红
桃、春江水涨的图景诗画一体，韵味十足。

“西塞山”在哪？
“塞”在古汉语中有险要之意，“西

塞”在古代指西边要塞、城池、山寨等。
这个地名听起来很“边疆”，和渔歌词中
的江南景致好像搭不上边。

其实，张志和写的西塞山，位于浙江
湖州。“白鹭鳜鱼”“桃花流水”，这是张志
和为湖州写下的最美宣传语。

张志和归隐在太湖一带，“浮三江，
泛五湖”，自称“烟波钓徒”。他在湖州吴
兴结识了书法家颜真卿、和尚皎然，还有
茶圣陆羽。

颜真卿曾在湖州举办过一场汇聚众
多嘉宾的风雅集会。与当年王勃醉书

《滕王阁序》一般，张志和在会上挥毫唱
和，五首《渔歌》一气呵成，在场众人不无
叹服。

如今，走进湖州市吴兴区妙西镇，我
们仍得以一见西塞山真容。一道连绵的
丘陵，虽已无法确定哪座山头才是张志
和当年所指，依然可以感受那番渔隐趣
味。山前流水潺潺，林木葱茏，每年3至
10 月，都会有大批白鹭嬉栖于一旁的白
鹭谷景区，千亩桃园成片绵延，复刻渔歌
妙境。

妙西镇霞幕山中还隐藏着著名的陆
羽古道。茶圣陆羽长年隐居苕溪之畔，
曾在此寻茶觅道。漫步其上，可能你的
脚步在不经意间就与当年张、颜拜谒陆
羽的足迹重合，或到茶圣墓追忆谒拜，饮
三癸亭清茶一杯，让喧嚣在刹那间散尽。

当然，我们还可以学张志和泛舟太
湖。他常乘蚱蜢小舟拜访颜真卿，颜真
卿想为他换一艘新船，他却只以“愿以为
浮家泛宅，沿溯江湖之上，往来苕霅之
间”回应。

四

说起“舴艋舟”，可能不少人会想起

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
多愁”。

“舴艋舟”指的是形似蚱蜢的小船，
是古诗词中形容小舟的常见说法。张、
颜两人有“苕霅两溪之约”，李清照则有
闻名千古的“双溪”之愁。

令李清照想要泛舟游春的“双溪”又
在何地？

这首《武陵春》，写于 1135 年春，李
清照避难金华已有一年。义乌江、武义
江合流为婺江，两江会合处有一片三角
洲，叫燕尾洲，古时候就叫“双溪”。据说
李清照借住在双溪北岸陈府。

金兵进犯，李清照历经南渡、丧夫，
后又误嫁匪人张汝舟，蒙受离异、牢狱之
灾，曾经沉醉忘归，“误入藕花深处”，“卖
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的烂漫少女李
清照，此时已年过半百，身心俱损。

幸好，金华的风物名胜和当地百姓
的 热 情 好 客 宽 慰 了 这 位 忧 伤 的 女 词
人。避难金华后，李清照的词作愈发气
势豪健，言辞更为鲜明耀眼。愁绪沉重
的《武陵春》后，她写下《题八咏楼》，“水
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一句，
气贯长虹。

李白也曾在赠友人的诗中，想象过
双溪：“径出梅花桥，双溪纳归潮。落帆
金华岸，赤松若可招。”双溪古渡口“梅花
晚渡”，如今是婺州古城十景之一。初春
时节，渡口的江风静拂岸边梅林，右侧宏
济桥上车水马龙，一动一静，妙趣横生。

渡口附近屹立着一座千年城门赤松
门，登临远眺，脚下城市、远处山峰尽收
眼底。城门后建于北宋的万佛塔，与江
东岸的古渡公园隔江相望。江上横跨一
道九曲回环的彩虹“八咏桥”，漫步于桥
上，我们得以望见以双溪为中心的金华
核心城市景观，林立高楼与滔滔江水默
然相对，见证着这座城的变迁。

浙江的诗性之美源远流长，从山川
水景到民风土俗，点滴之间皆有诗韵。
正是这独一份的江南魅力，让许多文人
墨客乐于驻留在此，留下那些宝贵的诗
篇。一一串联起来，组成了浙江千年
诗脉。

浙江的一城一地、一山一水皆如浩
瀚诗词，看不尽，读不尽，悟不尽。唯愿
这份浙江的诗意能够不断延续、传承，成
为一份永无止境的人文财富。

浙江的诗意
单予晴

屐处留痕屐处留痕

心香一瓣

巍巍群山两岸立，漫漫古道岭上行，
清清溪水玉盆流，点点村落平畴布。松
阴溪水源自邻县遂昌的万山丛中，似天
外来客，盘桓于层峦之中，逼仄处，湍急
奔腾，雪浪银涛；迂回在叠嶂之上，狭窄
时，起伏跌宕，跳珠溅玉。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惟有到
了这松阳县境，溪面渐宽，渐现出大气磅
礴、水天寥廓的景观，令人豁然开朗。

一如苍龙归海，无价的碧水，哺育着
这1800多年“古典中国的县域样本”，在
16.6万亩良田上，年复一年地弹奏着农耕
文明的正声雅音⋯⋯

这片膏腴肥沃之地，便是瓯江流域
最大的盆地灌区，丽水最大的产粮区，在
它庞大的身躯上，留下了太多的农耕文
明的印记，久传不衰的“松阳熟，处州足”
之民谣也许就是最形象的诠释。

母亲河松阴溪，以一条不甚规则的轴
线，自西北斜贯向东南流经县境，120里
水路，宛如一张巨大的绿叶，透过26条叶
脉，沿途吸纳着26条逶迤曲折、源短流急
的支流之水。勤劳智慧的先民们依水聚

居，开枝散叶，擘画出松阳县域的建构。
晴天，绵长的松阴溪上吹拂着浩浩

天风，布散着灿灿阳光；雨日，蜿蜒的松
阴溪上飘洒着绵绵细雨，蒸腾着蒙蒙雾
气。溪水唯有以滔滔的水声，回应着天
光云影，招呼着阔叶高草，不知疲倦地奔
流向东。可别小觑了这表面乖顺的松阴
溪，在历史上也曾上演过河道变迁、县治
迁徙的骇人悲剧。追溯松阴溪的前世今
生，探赜索隐向何方？

在松阳县水利博物馆，我叩开了解
读历史文化密码的大门，翻开了这沉甸甸
的水利史书。面对着这无数的文字、图
片、实物，我被深深地震惊了，松阳先民们
那自强不息、务实创新、重整河山的伟大
精神，在碧波间述说，于浪涛中闪光⋯⋯

松阳县水利博物馆，一座长形体和
弧形体组建而成的美筑，浙江省唯一的
县级水利博物馆。它移山缩水于一馆之
中，它追文溯史于六厅之内。

目睹纸质泛黄、墨色暗淡的榜文告
示，我第一次阅读到了“通借圳基”征地，

“七三利害”立项，“民办公助”“全民共建”

“人字形坝体结构”⋯⋯这些几百年前即
已存在的古代水利建设机制的名词，既陌
生又新鲜，我隐隐听到了夹杂其中的，当
年先民们“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声⋯⋯

细观纹路斑驳、字迹漫漶的碑刻
摩崖，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汴石分水”

“定期轮灌”“圳田制”“堰董制、圳董
制”“水权管理”⋯⋯这些在古代具有
创造性的灌区管理机制的概念，甚至
还寻觅到了当代风行的“河长制”的起
源，想象着他们栉风沐雨巡视堤防的
辛劳身影⋯⋯

今人不见古时水，今水竞流古溪
堰。迈出史料麇集、记忆绵绵的人造水
利博物馆，一个陈列在松古盆地上的活
态水利博物馆，更加吸引人的眼球，虽历
经千百年风霜雨雪，却至今仍活力四射。

试看那一个个古老苍朴的水利名
称，似可听见那来自历史深处的呼唤：
金梁堰、午羊堰、杨六郎塘、风水塘、天
师渠、官塘井、兰雪井⋯⋯白龙堰、青
龙堰，这些带有传说神秘色彩的大古
堰，是松古灌区的定海神针，一如水利

巨人，横亘在松阴溪三百米宽的干流
河道上，伸展开臂膀，几百年来忠实地
履行着水利福泽百姓的功能。还有那
些隐蔽在支流上的小堰、小塘、微井，
一如晶莹的小珍珠，却也在昼夜和鸣
着这水利灌溉的交响曲⋯⋯

凝眸观望清澈澄莹的河水，聚神聆
听珠落玉盘的浅吟，仰首中国古诗浩茫
的星空，撷取两颗隽永的诗星：1300 年
前唐朝“诗佛”王维的诗句“按节下松阳，
清江响铙吹”，1000 年前北宋最后一位
状元沈晦的诗句“惟此桃花源，四塞无他
虞”。斯人已逝，诗香犹在。人们惊讶于
两位诗人在遥远的中古时代，就对松阳
的山水给予了盛赞和惊叹！当诗人闻悉
今朝松古灌区荣列世界名录，他们该不
会当惊世界殊吧？

松古灌区的汩汩水声，激荡起沉淀尘
封的古老往事，也腾扬起河清海晏的盛世
安澜。“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新世纪、新时代，地处金瓯玉盆的百里江山
图，大美如画，锦绣如屏，秀丽似诗，徐徐展
开在世人面前，正迎来它的高光时刻！

古水泱泱 世遗之光
方 刚

“爱康总部要花落杭州了！”
这个喜讯着实让我高兴了好一阵

子。因为：创办了爱康控股集团的邹
承慧不仅与我一同出生在江西南康三
江 乡 ，而 且 同 是 南 康 中 学 的 校 友 。
2018年春，在南康中学创办八十周年
校庆大会上，我俩都作为杰出校友在
主席台就座，并一同发表了感言。

“爱康”作为我国一个重要经济实
体项目落户杭州，不啻一只羽翼丰满
的金凤凰来仪天堂。

巧的是，邹承慧的父亲邹裕文、一
位当了30多年小学校长的优秀教师，
也是我东谷小学的校友。父子皆校
友，两代成至亲。

邹承慧 1974 年生于三江乡老邹
屋，与《资本论》的翻译者郭大力邻
村。郭大力走路看书踩牛屎的发奋轶
事，一直是乡人刻苦读书的楷模。

邹承慧从小酷爱读书。少年时就
读遍了父亲的几百册藏书，连医学书也
悉数看完。上小学时的假日，承慧与小
伙伴玩得正在兴头上，他往往戛然打
住：“别玩了，我们温习功课去吧！”其自
制力与学习的主动性可见一斑。

可是，上初中时担任团支部书记，
额外的社会工作让他成绩下滑。时刻
关注承慧学业的父亲，立即采取措施，
指导儿子成绩迅速攀升。

邹承慧的母亲刘罗秀聪慧、慈爱、
坚强。13 岁时父亲不幸亡故，母亲神
智错乱。刘罗秀稚嫩的肩膀挑起了侍
奉母亲、养育三个弟妹的重担。

父母成婚后，一字不识的母亲竟
然被举荐当了生产队的会计。她凭借
超强的记忆力，把一切钱财出入数据
全印烙在脑子里，晚上再让丈夫记
账。而且，她以自己的大度和凝聚力，
把整个家族牢牢黏合在一起。

双亲为人处世的优秀品质，让邹
承慧从小受到了良好的熏陶。

在南康中学高中毕业时，父母指
望他报考师范学院赓续父业，叔叔也
笑言：“你能上个中专就不得了！”

可邹承慧上学的南康中学是一所
名校，学子多非等闲之辈。他超越长
辈的期望，一举考取了湖南大学。

大学求学期间，邹承慧就有了商

业头脑。他常以 3 折的价格运来岳麓
出版社的库存图书，在校园以 8 折价
出售，往往能一月盈利千元，而那时其
父教书的月薪才300元。

1997 年，邹承慧大学毕业后进入
江苏江阴银行系统工作。2001 年毅
然摔掉“金饭碗”转战商海，随后又进
军群雄逐鹿的光伏业，并于2006年创
建爱康控股集团。

“爱康”，爱故乡南康，爱母校康
中，蕴含着邹承慧浓浓的爱恋桑梓的
情结。

5 年后，爱康科技作为国内首家
太阳能配件公司正式在深圳交易所挂
牌上市。经过三次重大战略转型和四
个五年规划，集团目前成为新能源制
造、新能源服务、高端金属制造的行业
领军者。

邹承慧常说：“一个人最终的价
值，不是以金钱来衡量，而在于你对社
会有多大的贡献。”他始终以满腔情愫
报答桑梓，回报母校，心系黎民，报效
国家。

2011 年，他捐款 200 万元，为三
江乡斜角联办高小建教学楼。2014
年 ，他 向 南 康 中 学 捐 款 400 万 元 。
2015年他建立赣州教育基金，并捐款
400 万元扶植教育。2016 年，他为南
康公益捐资 400 万元修公路。同年，
他率先为湖南大学爱康教育基金捐赠
2000万元作初始基金。

今年清明节前夕，我回乡扫墓。
邹承慧又盛情邀我去参观他位于南康
境坝的赣州基地，让我更深切感受到
这位为事业每晚只睡五六个小时的杰
出企业家的干劲、成果和情愫。

不久前，我与邹承慧在杭州未来
科技城会面长谈。他说：“我能与你
共同生活在美丽、富饶、有灵性的城
市，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我也一
定会在杭州为发展新能源、减少碳排
放，为改善人类的生态环境竭尽所
能！”

临别时，邹承慧再次提出：“我想
每年出资5000万元，建立乡村振兴慈
善基金会，聘请你担任名誉会长。”我
说：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我愿尽绵
薄之力，唯一的要求是不收分文酬劳。

有爱的掌门人
傅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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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跟小亦说：但凡有亲戚、
朋友去世，我都会第一时间把他们的
电话或者微信删除，唯独孔爷，仙逝百
多日，他的电话，一直舍不得删掉。以
至于某天中午，有事打电话小孔爷，半
天没人接，后来我才忽然意识到，自己
打错了电话，所拨的号码是老爷子的。

孔爷就是孔子 75 世嫡长孙孔祥
楷，我习惯这么称呼他。我还是在摆
书摊的时候，就知道有个孔爷，但真正
认识他，却是在书店搬到孔府边上以
后。那时接触不多，在某些活动场合
上看到，叫声孔爷，打个招呼。偶尔在
他住的小区见到，他也总是笑着说：

“又来找老潘喝酒了吧。”
孔爷偶然也来书店看看，有喜欢

的书就买两本，我说送他，孔爷也总是
开玩笑地说：“这个太便宜，下次好的
再送！”坚持付钱。有时我不收，他还
是差张老师、小昕等送来。

有时我找到有价值的文献，飞哥
写文发表后，他看到也会特意来。比
如我有一份道光十八年(1838)孔氏南
宗家庙招收礼生的执照，见报后他就
让盛主任来买去收藏。

但很多时候他买去不是自己收
藏，而是转手送给有需要的人，或者捐
了出去，比如一册民国时期《衢州风景
画讲义》，他认为很有价值，就牵线在

《衢州日报》上连载，全部发表后又把
原件捐赠给衢州市档案局；又比如某
次他买了套杨继洲著《针灸大成》，转
手就捐赠给了衢州市中医院⋯⋯

孔爷不仅买，还都在我报价的基础
上加钱，我说五百，他给一千，我说一千，
他给一千五，我说两千，他给三千，如此
种种，以至于每次去看他，他问我又收到
什么好书时，我都不敢告诉他了。

书店开在孔府边十几年，客人来
时，我经常带他们去孔府参观。韦力
老师来衢时，我依旧陪他去了孔府。
韦力老师在文章中记录下了当时的情
景：“我只是跟工作人员招招手，我们
未曾买票便进入孔府参观⋯⋯”

孔爷看到这篇文章后，不但没有
责怪我，反而把孔府后花园的密码告
诉了我。游客进孔庙一律要买门票，
孔爷这样做是用他的睿智提醒我，给
我开“后门”，我便不再光明正大不买
门票走前门了。

孔爷很忙，拜访他的客人又太多，
客人走后，他还要工作，我不敢贸然打
扰他。但有时还是忍不住要去看看。
若是他在忙的话，我打个招呼就走；若
是没客人，我就边上坐会儿，聊几句，
以至于夏天的棒冰，冬天的烤番薯，煮
茶叶蛋都吃了不少。有时，孔爷还会
让我多带几个，给老婆孩子。

如此慈善的孔爷，我总是不明白
为什么很多人怕他，直到某次他要吃
棒冰，我说太凉了，孔爷狠狠地瞪了我
一眼，着实也把我吓了一跳。有几次，
我出去访书，他也总是批评我这周关
了几天门，干嘛去了！我未曾想到，他
每天都在关注着我的书店。

方姐说了很多次，让我帮她求个
孔爷的签名，我一直不敢，我想想，还是
怕他的。因为我自己都没敢开口求他
老人家的字。直到有一天，陪鄢老师、
飞哥去看孔爷，孔爷高兴，给他们每人
写了幅字，也给我题了幅“青简社”。

2020 年 9 月的一天，张继新来电
说孔爷找我。我去了才知道，孔爷要
送 我 一 幅 画 ，不 仅 要 送 画 ，还 要 写
字。他问坐在边上的庄老师说：“给
汉龙写点什么呢？”庄老打趣着回他：

“你出口成章，一肚子墨水，随便写什
么都是好的。”

于是孔爷就把我的书店，还有孔
府后花园行人阅读点的事，题在了画
上：“开书店人不少，但开旧书店的人
不多。一是旧书利润薄；二是旧书很
难找。其实，旧书店比新书店辛苦，那
破破烂烂一大屋子真像垃圾堆一样。
店内不乏珍本，我就在你店买了一套

《针灸大全》，这是有钱也买不到的。
后来有人封你一个官，谓行人阅读点
副点长，这叫什么官！点长被庄月江
抢先了。‘行人阅读点’很有意义，把这
件事做好了。王汉龙朋友存 孔祥楷
庚子·秋分”

庄老与张继新老师帮我拍照片
留念，并说：“孔爷好久没写这么多字
了⋯⋯”

记录至此，不免有些伤感，更多
的是遗憾！当时曾跟孔爷约好，我要
印刷一批吴道子绘制的先圣遗像拓
片的文创给庙里，可是因为我的拖
拉，至今未能实现。而孔爷，却再也
见不到了⋯⋯

孔爷
王汉龙

孔爷
王汉龙

邵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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